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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沒
有
發
覺
，
今
年
夏
天
，
大
多
女
孩

子
都
愛
上
熱
褲
和
迷
你
裙
。
過
去
好
長
一

段
日
子
，
不
論
春
夏
秋
冬
，
不
論
男
女
，

都
愛
上
清
一
色
牛
仔
褲
，
哪
管
天
氣
攝
氏

三
十
多
度
，
熱
到
兩
腿
濕
汗
淋
漓
。

那
年
代
，
牛
仔
褲
也
是
牛
女
牛
佬
牛
媽
褲
，

男
孩
子
還
無
所
謂
，
第
一
次
穿
在
女
孩
子
身

上
，
她
家
中
老
祖
母
老
爹
老
媽
無
不
搖
頭
一
致

劣
評
：
﹁
難
看
死
了
！
﹂

可
是
最
終
應
驗
了
廣
東
俗
語
那
一
句
：
﹁
話

你
唔
聽
我
又

！
﹂
過
了
一
段
日
子
，
就
連
老

頭
子
老
媽
子
都
愛
上
了
，
當
大
叔
大
嬸
們
也
穿

它
時
，
就
好
評
如
潮
：
﹁
有
型
呀
，
耐
穿

呀
，
有
活
力
呀
！
﹂
好
處
說
不
盡
，
就
這
樣
，

牛
仔
褲
打
鐵
趁
熱
，
大
量
湧
佔
時
裝
市
場
，
牌

子
越
出
越
多
，
有
貴
族
貨
，
有
基
層
貨
，
一
網

打
盡
不
同
階
層
顧
客
，
大
名
牌
價
錢
越
賣
越

貴
，
花
樣
層
出
不
窮
，
滑
稽
在
看
去
破
爛
的
更

賣
錢
，
理
由
是
人
工
磨
出
來
，
是
古
董
，
磨
每

個
洞
都
費
時
間
，
自
然
要
附
加
人
工
磨
爛
費
，

廣
告
吹
成
潮
流
，
閒
錢
用
不
完
未
經
戰
亂
沒
看

過
難
民
衣
衫
的
年
輕
人
，
破
爛
當
時
髦
，
都
不
惜
血
汗
錢

買
破
爛
。

牛
仔
褲
荒
謬
到
羊
群
擁
戴
，
不
如
索
性
稱
它
羊
仔
羊
女

褲
。這

兩
年
，
牛
仔
褲
漸
漸
開
始
給
人
冷
落
，
在
香
港
，
想

是
自
從
韓
劇
當
道
，
哈
韓
新
一
代
男
女
，
打
扮
都
向
韓
風

傾
斜
吧
，
今
年
夏
天
，
就
多
見
女
孩
子
愛
上
迷
你
裙
熱

褲
。
女
孩
子
穿
迷
你
裙
熱
褲
，
不
止
男
朋
友
喜
歡
，
就
是

女
友
也
欣
賞
，
說
實
話
，
女
孩
子
的
美
腿
才
是
青
春
活
力

所
在
，
何
苦
捨
柔
美
迷
陽
剛
！
她
們
上
一
代
的
青
春
，
白

白
在
牛
仔
褲
裡
頭
枯
萎
，
太
不
值
了
。

留
意
到
外
國
遊
客
也
少
了
穿
牛
仔
褲
，
便
可
推
想
到
這

條
瘋
魔
了
幾
十
年
的
褲
子
，
在
世
界
各
地
，
今
日
已
不
再

成
為
優
閒
服
飾
主
流
，
大
家
就
從
而
改
變
觀
感
，
往
日
認

為
它
有
型
，
今
日
已
嫌
它
累
贅
，
嫌
它
洗
滌
麻
煩
而
又
慢

乾
，
太
不
合
乎
時
代
節
拍
；
同
時
也
許
還
因
為
西
方
經
濟

衰
退
，
象
徵
西
方
產
物
的
褲
子
也
跌
了
身
價
，
漸
漸
不
再

那
麼
受
歡
迎
。
說
是
心
理
上
的
無
形
勢
利
亦
無
不
可
。

百
家
廊

朵
　
拉

這條褲子穿厭了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一
直
未
有
定
案
，
部
分
之
前
跳

槽
過
檔
到
香
港
電
視
的
藝
人
，
即
將
約
滿
，
無

表
示
歡
迎
他
們
回
巢
，
但
又
有
說
內
部
已
有
一
份

永
不
錄
用
的
黑
名
單
，
包
括
幾
名
曾
怒
轟
無

的

叛
將
黃
日
華
、
艾
威
等
。
艾
威
甚
至
因
為
這
事
遭

網
民
指
他
反
骨
，
就
連
艾
威
自
己
都
話
：
﹁
好
耐
未
俾

咁
多
人
鬧
過
。
﹂
不
過
，
之
後
周
潤
發
也
開
聲
撐
發

牌
。
眾
所
周
知
，
無

跟
亞
視
在
這
事
上
立
場
是
一
致

的
，
同
樣
反
對
發
牌
，
發
哥
也
是
無

出
身
的
，
但
竟

公
然
支
持
發
牌
，
那
豈
不
是
跟
無

對

幹
？
而
更
加

諷
刺
的
是
，
發
哥
說
這
番
話
的
時
候
，
正
身
在
將
軍
澳

電
視
城
之
中
。
我
就
不
明
白
為
何
無
人
指
責
發
哥
反

骨
，
而
艾
威
就
反
骨
？

替
艾
威
感
到
不
值
，
因
為
我
認
為
艾
威
一
直
是
一
個

踏
實
而
認
真
的
演
員
。
我
跟
他
的
合
作
不
算
多
，
只
有
一
兩
次
，

而
且
全
部
都
是
在
舊
世
界
，
在
新
公
司
反
而
未
有
合
作
機
會
。
我

不
能
夠
肯
定
他
是
否
每
一
套
劇
都
會
深
入
研
究
及
分
析
角
色
，
但

從
他
演
繹
的
角
色
之
中
，
可
以
看
出
他
總
會
為
角
色
增
添
一
點
劇

本
以
外
的
設
計
，
令
角
色
更
為
突
出
，
亦
令
劇
本
加
了
分
。

在
我
眼
中
的
艾
威
，
從
來
只
會
認
真
演
戲
，
不
靠
甚
麼
譁
眾
取

寵
的
花
邊
新
聞
，
也
沒
有
那
些
嘔
心
造
作
的
阿
諛
奉
承
，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所
講
的
都
是
事
實
。
人
望
高
處
，
人
工
高
一
點
，
工
作

得
有
尊
嚴
一
點
，
不
用
每
天
都
由
早
做
到
晚
，
有
合
理
的
待
遇
，

不
需
要
再
有
那
些
還
騷
等
的
不
人
道
合
約
，
這
些
都
是
過
分
的
要

求
嗎
？
行
內
人
都
知
道
他
所
講
的
全
是
真
話
，
有
些
藝
人
私
底
下

講
得
比
艾
威
更
盡
更
絕
，
可
是
這
些
人
就
是
不
敢
公
開
講
，
因
為

就
是
怕
開
罪
無

。

藝
人
，
有
時
候
會
被
稱
為
﹁
偽
人
﹂，
這
是
因
為
藝
人
多
是
處
事

圓
滑
，
有
高
超
的
交
際
手
腕
，
絕
少
會
開
罪
人
。
若
然
藝
人
真
的

有
機
會
得
罪
人
，
要
不
是
對
方
是
個
完
全
無
分
量
的
人
，
那
藝
人

應
該
是
個
真
性
情
的
人
。
很
多
藝
人
都
不
敢
得
罪
權
勢
，
無

有

四
十
多
年
的
根
基
，
自
然
是
有
權
兼
有
勢
，
藝
人
不
論
如
何
不

滿
，
私
底
下
喪
鬧
是
一
回
事
，
總
之
在
公
開
場
合
說
話
一
定
小
心

謹
慎
，
除
非
已
有
上
岸
的
打
算
。

對
於
藝
人
來
講
，
曝
光
率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他
們
甘
於
冒
險
來

到
一
間
仍
未
有
牌
的
電
視
台
，
他
們
勇
氣
比
我
們
一
班
幕
後
工
作

人
員
要
大
得
多
。
努
力
的
成
果
無
法
面
世
，
藝
人
的
收
入
不
穩

定
，
有
時
需
要
靠
劇
集
出
街
，
提
高
了
知
名
度
，
於
是
廣
告
、
登

台
就
會
接
踵
而
來
。
觀
眾
是
善
忘
的
，
兩
三
年
沒
有
劇
集
出
街
，

觀
眾
好
快
就
會
把
你
淡
忘
。
藝
人
的
藝
術
生
命
亦
有
限
，
有
多
少

藝
人
真
的
可
以
由
後
生
演
到
老
年
？
好
多
藝
人
風
光
幾
年
，
之
後

女
的
就
嫁
人
，
男
的
就
轉
行
從
商
，
藉

其
知
名
度
做
生
意
，
就

算
真
的
一
生
醉
心
演
藝
事
業
，
但
能
夠
當
主
角
的
年
紀
也
有
限

制
，
藝
人
實
在
犯
不

開
罪
無

。

藝
人
要
說
真
話
並
不
容
易
，
但
一
個
願
意
說
真
心
話
的
藝
人
，

而
且
隨
時
是
要
押
上
自
己
的
星
途
來
說
的
真
心
話
，
不
單
值
得
尊

重
，
大
家
更
加
應
該
細
味
裡
面
的
每
一
字
、
每
一
句
，
因
為
裡
面

都
蘊
含
了
血
與
淚
。

反骨藝人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偶
然
翻
看
一
本
三
十
年
前
的
港

英
政
府
官
員
名
錄
，
知
道
林
鄭
月

娥
司
長
，
早
在
一
九
八
○
年
便
進

入
政
府
工
作
，
擔
任
的
是
衛
生
署

的
政
務
官
。
那
時
候
她
還
沒
有
結

婚
，
是
後
來
才
冠
上
夫
姓
成
為
林
鄭
月

娥
的
。

在
該
名
錄
中
，
至
少
有
三
位
我
的
學

生
進
入
政
府
醫
官
行
列
，
他
們
都
在
內

地
的
醫
科
大
學
畢
業
，
經
過
考
試
成
為

醫
官
。
有
一
位
還
升
任
為
高
級
醫
官

︵

S
en
ior

M
ed
ical

A
n
d

H
ealth

O
fficer

︶。

而
今
貴
為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總
幹
事
的

陳
馮
富
珍
，
入
職
比
林
鄭
月
娥
稍
早
二

年
。
回
歸
後
擔
任
衛
生
部
門
主
管
的
楊

永
強
和
周
一
嶽
，
當
年
都
已
是
顧
問
醫

生
。
而
現
任
衛
生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的
高

永
文
，
則
是
後
輩
，
但
也
已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即
二
十
五
歲
當
上
醫
官
。

今
天
活
躍
在
政
壇
上
的
，
當
年
已
擔
任
醫
官
的

有
：
史
泰
祖
、
林
秉
恩
、
楊
超
發
、
周
伯
展
、
謝
鴻

興
、
勞
永
樂
、
潘
佩
璆
等
等
。
可
見
醫
生
從
政
的
不

少
。至

於
三
十
年
前
的
高
級
官
員
，
現
仍
不
時
在
社
會

現
身
的
有
英
人
鍾
逸
傑
，
他
在
去
年
曾
為
梁
振
英
競

選
時
站
台
。
下
一
級
的
有
陳
方
安
生
，
但
只
是
二
級

︵
乙
級
︶
政
務
官
。
與
她
同
級
的
有
藍
鴻
震
，
政
治

傾
向
與
她
南
轅
北
轍
。
還
有
一
位
現
已
退
休
的
局
長

孫
明
揚
。
其
餘
早
在
回
歸
以
後
退
出
政
壇
的
有
徐

淦
、
周
德
熙
、
蕭
炯
柱
、
施
祖
祥
、
黃
錢
其
濂
等
。

英
國
人
官
員
沒
有
計
算
在
內
。

前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
當
年
官
低
一
級
，
是
三
級

︵
丙
級
︶
政
務
官
。
與
他
同
級
的
有
前
政
務
司
長
許

仕
仁
、
前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王
永
平
、
俞
宗
怡
，
還

有
韋
玉
儀
、
李
麗
娟
、
戴
婉
瑩
，
前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任
志
剛
，
以
及
梁
寶
榮
、
梁
展
文
等
等
。

看
來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入
職
的
政
務
官
，
在

回
歸
之
際
，
正
是
五
十
歲
前
後
的
盛
年
。
芳
華
正

茂
，
於
是
受
到
重
用
，
成
為
回
歸
後
特
區
政
府
的

中
流
砥
柱
。
但
人
各
有
志
，
有
的
忠
心
耿
耿
地
為

特
區
政
府
服
務
，
有
的
心
懷
異
志
，
終
於
淪
為
或

明
或
暗
的
反
對
派
。
正
是
潮
流
滾
滾
向
前
，
泥
沙

俱
下
也
。

三十年前一名錄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不
得
不
承
認
，
我
是
衝

畢
加
索
才
來
到
馬
拉
加
的
。

與
安
達
魯
西
亞
所
有
的
海
濱
城
市
一
樣
，
馬
拉
加
有
陽

光
、
有
海
岸
，
有
熱
情
的
民
風
、
有
濃
郁
的
阿
拉
伯
風

情
；
與
安
達
魯
西
亞
所
有
城
市
不
一
樣
的
是
，
馬
拉
加
是

畢
加
索
的
故
鄉
，
因
了
畢
加
索
的
緣
故
，
這
裡
的
空
氣

中
，
似
乎
也
多
了
些
藝
術
的
味
道
。

這
裡
不
愧
是
畢
加
索
的
故
鄉
，
老
城
裡
幾
乎
到
處
是
畢
加
索

的
蹤
跡
。
畢
加
索
博
物
館
珍
藏

大
批
畢
加
索
各
個
時
期
的
畫

作
；
走
進
畢
加
索
受
洗
的
教
堂
，
耳
邊
彷
彿
有
藝
術
家
兒
時
的

哭
聲
在
回
響
；
而
畢
加
索
故
居
，
幾
乎
是
馬
拉
加
不
可
錯
過
的

所
在
，
裡
面
不
僅
有
當
年
的
房
間
，
還
有
大
師
當
年
用
過
的
繪

畫
用
具
及
部
分
畫
作
，
喜
歡
繪
畫
的
人
，
也
許
會
在
這
裡
獲
得

大
師
冥
冥
中
的
靈
魂
啟
迪
？

其
實
，
這
裡
面
最
吸
引
人
的
，
還
是
有
關
畢
加
索
父
親
如
何

賞
識
兒
子
的
真
實
故
事
。

畢
加
索
從
小
就
很
有
藝
術
天
賦
，
他
會
做
惟
妙
惟
肖
的
剪

紙
，
還
創
作
了
許
多
驚
人
的
繪
畫
作
品
。
然
而
，
這
個
﹁
天
才
﹂

卻
不
是
一
個
優
秀
的
學
生
，
上
課
對
於
他
來
講
簡
直
就
是
折

磨
，
聽
課
時
他
不
是
漫
無
邊
際
地
幻
想
，
就
是
看

窗
外
的
大

樹
和
鳥
兒
，
而
且
似
乎
永
遠
都
學
不
會
枯
燥
無
味
的
算
術
。
畢
加
索
的
母

親
拿
他
沒
法
，
為
了
旁
人
嘲
諷
兒
子
為
傻
瓜
而
羞
惱
不
已
。

但
畢
加
索
的
父
親
仍
然

堅
定
不
移
地
相
信
：
兒
子

雖
然
讀
書
不
行
，
但
是
繪

畫
是
極
有
天
賦
的
，
他
對

孩
子
有
真
正
的
理
解
和
賞

識
。
他
對
兒
子
說
：
﹁
不

會
算
術
並
不
代
表
你
一
無

是
處
，
你
在
繪
畫
方
面
卻

像
個
大
師
一
樣
！
﹂
小
畢

加
索
看

父
親
堅
毅
的
面

孔
，
找
回
了
自
信
。
果

然
，
畢
加
索
總
是
毫
不
費

力
地
就
能
繪
出
才
華
橫
溢

的
圖
畫
，
也
漸
漸
忘
記
了

自
己
在
功
課
方
面
的
﹁
無

能
﹂。一

個
真
正
的
藝
術
巨
匠

就
是
這
樣
栽
培
出
來
的
！

父親的賞識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閱
讀
舊

報
紙
的
過
程
中
，
發
現
過

去
的
新
聞
會
觸
發
思
考
。

比
如
日
前
提
到
的
粵
劇
振

興
問
題
之
外
，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新
聞
裡
，
看
到
報
道

說
，
啟
德
機
場
的
容
量
十
年
後

就
飽
和
的
標
題
。

推
算
一
下
，
這
條
新
聞
的
十

年
後
，
也
就
是
一
九
八
二
年
，

啟
德
機
場
的
飛
機
升
降
架
次
，

就
達
到
十
五
萬
的
飽
和
點
。
但

是
，
赤

角
的
新
機
場
是
什
麼

時
候
才
建
成
使
用
？
從
發
現
問

題
，
到
提
出
興
建
新
機
場
計

劃
，
是
十
七
年
後
的
一
九
八
九

年
，
當
時
的
港
督
衛
奕
信
才
在

立
法
局
施
政
報
告
中
提
出
。

怪
不
得
當
時
興
建
新
機
場
的

財
務
預
算
，
引
起
了
中
英
雙
方
的
爭
拗
。

因
為
建
造
費
太
高
，
留
給
回
歸
後
特
區
政

府
的
儲
備
就
太
少
了
。
經
過
中
英
多
番
談

判
後
，
才
達
成
協
議
，
赤

角
機
場
才
得

以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開
始
興
建
。

想
想
看
，
這
一
蹉
跎
，
工
人
和
建
造
材

料
的
費
用
上
漲
了
多
少
？

再
回
頭
來
想
想
最
近
的
新
聞
，
垃
圾
堆

填
區
的
撥
款
受
阻
。
但
垃
圾
的
製
造
日
日

在
增
加
，
工
人
的
薪
金
也
會
逐
年
上
調
，

等
到
獲
得
市
民
支
持
時
，
用
來
擴
充
的
成

本
要
增
加
多
少
？

有
些
時
候
，
我
們
常
常
責
備
政
府
為
某

個
建
設
項
目
追
加
預
算
，
但
我
們
有
沒
有

思
考
過
，
在
建
設
的
過
程
裡
，
反
對
的
聲

音
從
何
而
來
，
因
為
反
對
而
拖
延
了
興
建

的
時
間
，
造
成
的
費
用
上
漲
，
是
當
初
預

算
時
沒
有
計
算
在
內
的
。

閱
讀
新
聞
，
不
能
一
味
盲
目
跟
隨
，
要

思
考
正
反
雙
方
的
觀
點
，
才
能
作
出
正
確

的
判
斷
。
如
果
跟
隨
新
聞
起
舞
，
無
限
上

綱
，
社
會
付
出
的
成
本
就
太
大
了
。
因
為

最
後
都
是
由
納
稅
人
來
承
擔
後
果
的
。

閱報思考
興　國

隨想
國

這
是
一
個
弔
詭
的
題
目
。
傳
統
理
論
上

理
解
，
名
人
是
少
數
，
普
及
化
屬
於
大
多

數
的
詞
匯
，
但
在
互
聯
網
無
遠
弗
屆
的
今

天
，
佔
少
數
的
名
人
逐
漸
變
成
大
多
數
，

印
證
了
普
普
藝
術
大
師
安
迪
．
沃
荷
的
遠

見
，
因
為
他
早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說
過
的
那

句
話
：
在
未
來
，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成
名
十
五
分

鐘
。所

以
，
在
人
口
高
度
集
中
、
媒
體
高
度
發
達
、

市
場
高
度
自
由
的
香
港
，
人
也
可
以
高
效
成
名
。

且
不
說
演
藝
界
新
人
在
簽
約
公
司
的
催
谷
下
一
夜

成
名
，
在
如
今
的
政
治
化
環
境
下
，
一
位
普
通
的

十
幾
歲
少
年
或
三
十
幾
歲
少
婦
也
可
以
在
背
後
勢

力
推
動
下
，
迅
速
上
位
，
一
夜
成
名
。

但
有
趣
的
是
，
日
前
讀
到
一
段
新
聞
，
題
目
是

︽
陳
慧
琳
經
理
人
鄰
居
失
竊
︾，
配
圖
除
了
失
竊
的

鄰
居
門
口
，
還
有
陳
慧
琳
和
經
理
人
鍾
珍
的
合

影
。
乍
看
以
為
是
鍾
珍
家
失
竊
或
鍾
珍
是
那
位
鄰

居
。
本
來
，
新
聞
主
角
應
該
是
這
位
鄰
居
，
但
整

篇
報
道
卻
不
見
主
角
的
名
字
。

看
來
，
不
但
陳
慧
琳
這
位
名
人
有
新
聞
價
值
，
更
﹁
惠
及
﹂

她
的
經
理
人
鍾
珍
，
還
進
一
步
﹁
惠
及
﹂
她
的
經
理
人
的
鄰

居
。
如
果
這
位
鄰
居
有
心
成
名
，
她
／
他
可
以
借
助
這
次
失

竊
新
聞
，
發
表
幾
句
諸
如
驚
慌
失
措
之
類
的
言
論
或
表
現
如

驚
弓
之
鳥
之
類
的
神
態
，
說
不
定
也
有
機
會
成
名
。

名
人
新
聞
學
︵C

elebrity
Journalism

︶
盛
行
於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的
英
美
新
聞
界
，
當
時
主
要
針
對
﹁
已
成
名

的
人
﹂，
並
因
此
催
生
了
狗
仔
隊
式
︵P

aparazzi

︶
的
跟
蹤

採
訪
方
式
。
但
到
了
名
人
處
處
或
名
人
普
及
化
的
今
天
，
名

人
雖
然
仍
有
價
值
，
但
名
氣
已
氾
濫
成
災
，
不
再
顯
赫
。

所
以
，
一
個
豆
寇
年
華
的
少
女
只
在
書
展
上
騷
姿
弄
首
，

翌
年
就
在
背
後
力
量
的
催
谷
下
當
上
﹁
名
作
家
﹂
；
一
個
乳

臭
未
乾
的
少
年
在
街
上
喊
兩
句
口
號
，
也
很
快
變
身
為
著
名

節
目
主
持
人⋯

⋯

尤
其
在
社
交
網
站
的
普
及
下
，
人
們
內
在

的
自
我
表
現
慾
也
表
露
無
遺
。

跟
從
前
要
通
過
一
段
不
短
時
間
的
努
力
和
奮
鬥
才
成
為

﹁
名
人
故
事
﹂
的
主
角
不
同
，
今
日
成
名
太
容
易
，
無
論
是

好
名
還
是
歹
名
。
這
樣
，
名
氣
本
應
沒
有
價
值
，
但
在
短
視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衝
擊
下
，
匆
忙
浮
躁
的
人
們
卻
在
媒
體
的

﹁
洗
腦
﹂
中
，
不
知
不
覺
地
接
受
了
那
些
名
人
，
而
自
己
也

在
社
交
網
站
的
小
圈
子
中
﹁
成
名
﹂，
並
以
權
威
口
氣
品
評

﹁
名
人
﹂。

名人普及化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隔壁家門口突然擺放十來個花盆，地方不大，
只能全都是小小的。每盆栽種不同的花。一眼望
去，其他花兒還沒認出來，先看見玫瑰。花語說
我愛你的紅玫瑰，易辨認亦引人注目，就算再

不懂花的人也知道那花叫玫瑰。至於其他，待每
一天經過時偷偷瞄一下，再看看是什麼花兒吧。
剛搬進來的隔壁家門口什麼也沒有，僅兩雙拖

鞋。一雙男的，一雙女的。電梯在他們家的方
向，進出皆得經過。作為現代鄰居，走過時目不
斜視，佯裝一副文明人不偷看的表情，表現出彷
彿沒有好奇心一般，卻在心裡寫 像劇本一樣的
故事情節。
空置了很久的隔壁有一對男女住進來，日常不

免有些動靜。設備良好的公寓不像日本女作家向
田邦子寫的《隔壁女子》那樣薄薄一片木板牆，
掛 圖畫，可是任何舉動都直接灌入鄰居的耳朵
裡。這兒厚厚的磚牆實實在在，隔音超佳。況且
鄰居本人也絕對沒有要偷聽的意思，所以僅是模
模糊糊地感覺有人居住，加上兩位替人 想的年
輕人，連關門也輕輕的沒有聲音。
住了下來，便有偶爾在電梯間相遇的生活情

節。彬彬有禮，笑臉迎人的年輕男人，見面還點
頭道早安，和現代低頭族不相似。長相原本算是
帥的，可是站在和他一起去上班的女子旁邊卻被
減了分數。今天的女子，教育水平高，父母教養
好，食物營養豐富，衣 適當，打扮得體，長期
光顧美容院，不長成美女的機率很低。隔壁女子
的美麗卻不是普通的級別，舉止言行，眉目之間
流露出少見的書卷氣。
有點懷疑是自己的幻想。個人並非美女，對美

女的要求卻很高，除了長相秀麗，必須擁有與眾
不同的藝術氣質，才是美女的終極標準。每天晚
飯後，他們家便傳出隱隱約約的小提琴樂音，這

給隔壁女子的美貌加添很多分。音樂拉得不算
好，旋律時斷時續，拉琴的人倒極有耐心，重複
練習，稚嫩簡單的樂音，聽 不嫌單調，有一份
趣致可愛。有時夜晚沒琴樂聲，便暗自忖想是不
是女子的工作太忙？
開始學習各人自掃門前雪是搬入公寓以後的

事。同一棟樓的左右上下鄰居，大家各忙各的，
萬不得已碰面，都很禮節十足地「你好，早安」。
但誰也不認識誰。沒有人問你住哪一層樓？或是
你在哪兒工作？或是你有幾個小孩等等所謂的私
人問題。
以前的人叫關心，所以問；現代人叫隱私，所

以不可以問。
城裡美女多，氣質美女不易遇到，作為鄰居也

與有榮焉。向來恨別人八卦，面對氣質美女卻忍
不住，破壞自己形象也不在乎，厚顏作驚艷狀
說：「你們家傳出小提琴的聲音哩。」她微微
笑：「我在學，」略羞澀地自嘲：「那麼老了才
開始學。」電梯停下，門打開，微笑點頭，各走
各路。
擺放拖鞋的門口，後來有男女鞋各數雙，過

後，花盆突然出現。先認得的是玫瑰花，接 一
天認識一種，紫蘿蘭、跳舞女郎、貓兒臉、蝴蝶
蘭、卡多麗婭蘭、天堂鳥等等。紅色、紫色和黃
色，都是色彩鮮艷的花，經過門口瞧望，心裡也
生出一片陽光。想像應是細緻的女主人的心思。
一對璧人有影皆雙，小提琴的樂聲不時流轉，

每天晚餐以後開始期待優雅的隔壁女子的琴音。
向田邦子的《隔壁女子》卻是一個把縫紉機踩

得咯吱咯吱的，28歲年輕家庭主婦幸子，躲在縫
紉機的聲音後面，還有隔壁時斷時續的說話和做
愛的聲音。住在隔壁風情萬種的酒吧媽媽生有兩
個男朋友，其中一個是聲音沙啞低沉的情人，一

邊做愛一邊報告他出差時去過的火車站名「上
野、尾九、赤羽、浦和、大宮、宮原⋯⋯」幸子
腳踩 縫紉機，隔 薄薄的木板牆壁，聽 關不
住的撩人春色，忍不住把耳朵貼在牆壁，開始幻
想翩躚，小說到了結局，出去追尋浪漫夢想的幸
子卻又回來，回到枯燥乏味的生活軌道裡，過一
個家庭主婦的平常日子。
今天的女子閱讀《隔壁女子》，好像在看一則老

舊過時的歷史故事，1929年出世的向田邦子在小
說裡留下讓女性讀者難忘的句子：「因為無法擁
有，才會渴望自由和獨立。女人一旦結了婚，這
兩樣就全都失去了。不能夠愛上別人，談戀愛也
成了滔天大罪，在以前甚至會被殺頭。結了婚的
女人，都是做好赴死的決心才談戀愛的。」
孤獨而神秘的向田邦子是日本收視率最高的劇

本作家，去世以後，日本最高榮譽的編劇獎以她
的名字設立。終身未婚的向田本人是帶 什麼樣
的心情談戀愛的呢？
1981年8月22日，向田邦子從台北松山機場至台

北高雄國際機場的機上，在一場空難中猝然離
世。第一次看見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的名字，是
台灣報紙上一則空難的新聞。妹妹向田和子在整
理姐姐的遺物時，發現一個牛皮紙袋，過了二十
年後，終於鼓起勇氣打開，裡頭是姐姐邦子和已
婚人士N先生的一疊情書。一場原本不為人知的秘
密戀情後來出版成書，並拍成電視劇。過了很
久，我才看到台灣出版向田邦子的著作的中文翻

譯本。
隔壁的花開始凋零，一瓣一瓣落在地上，葉子

也變褐黃色，朝向枯乾的方向萎癟，逐漸餘下三
幾片枯黃掛在枝幹上，最後剩下一根光光的小小
主幹。主人把花盆清空，一個一個倒蓋在門口，
連泥土也被丟棄了。花盆旁邊零亂地站 幾支空
空的青色酒瓶。這是我出門幾天以後回來看到的
景觀。靜靜地探頭，緊關 大門的公寓悄無聲
息。下樓晨運，大門口的華裔管理員語氣感傷地
說，你隔壁家的那位小姐，拉 大皮箱離開的時
候，跟我說：「安哥，我走了，以後再不回來了。」
是呀？我衝口而出。當我一心以為配不上她的

人是他，離開的人卻是她。一個女子，「以後再
不回來了」，一定是帶 破碎的心黯然地走開。門
口的車排 長龍，大家忙碌地趕 上班，誰也沒
空聽誰的故事。抬頭眺望對面碧綠的大海和蔚藍
的天空，遼闊無垠，隔壁女子帶 她的情傷，走
到哪裡去了呢？
花盆的花又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翠綠葉子，往

上生長的，向下垂生的，還有仙人掌，不必澆水
也可耐旱地活 的沙漠之花，這一回，沒有玫
瑰。
隔壁女子的愛情故事裡的情節，竟沒有一項估

中。愛種花的原來是隔壁的男人。這讓我不得不
承認我本人編劇的本領很差，可是，不知道為什
麼，一直在想念那個氣質優雅，曾經與我為鄰
的，隔壁女子。

隔壁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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